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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广州完成两个转型
羊城晚报：1959 年，广州

鲁迅纪念馆正式开放，有研
究者指出展览的主题经历了
从“革命家鲁迅”到“人间鲁
迅”的演变过程。在您看来，
鲁迅在广州呈现的是什么样
的面貌？

吴武林：对鲁迅的研究，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更多
的是给鲁迅打上革命家的追
光，战士鲁迅和革命家鲁迅
是主体形象。但是，当年在
广州各界欢迎鲁迅的大会
上，鲁迅就表示自己既不是
什么“战士”，也不是所谓的

“革命家”。
在我看来，对于革命，他

是思考者、批判者，有时也是
同路人，而非亲自参与革命
的行动者、实践者。鲁迅期
待通过革命让中国文化不
断变好、不断进化，从而达
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他一
生都未停止对革命的思考和
探索。

在广州的鲁迅是鲜活而
立体的。经历“4·15”广州
政变后，鲁迅辞去中山大学
的职务，在白云楼潜心写作，
体验并领略到岭南的俗世生
活之美，看电影、游园、爬山、
吃点心瓜果，这些足迹都呈
现出鲁迅生活化、柔情化的
一面。鲁迅去过的诸多地方
今天还“活着”，有的还在照
常运转，比如陶陶居、永汉电
影院、昌兴街等。这些都是
广州不可多得的文化名片，
应该进一步活化利用这些历
史文化资源。

羊城晚报：您觉得在广
州的近九个月时间给鲁迅的
学术思想、文学创作带来了
哪些影响？

吴武林：鲁迅在广州期
间，实现了他人生的两大转
型，决定了他之后十年的人
生走向。一个转型是世界观

的转型，鲁迅在广州看到了
血淋淋的现实，看到青年告
密，看到被枪杀的学生青年，
他原来的进化论在此几乎

“轰毁”。
第二个是职业生涯的转

型，从体制内走向自由职业
者。此前鲁迅不是在教育部
就是在高校任职，从中山大
学辞职后，他就向自由职业
者转型，靠卖文为生。

也是因为这样，他在广
州剩下的几个月里方能有足
够的闲暇时间来潜心创作，
整理旧稿，从事翻译。虽然
鲁迅在广州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完成的作品非常多。

羊城晚报：2019 年，广州
鲁迅纪念馆推出展览“红的
文学——广东左翼作家点将
录”。在您看来，鲁迅给广东
左翼文学的发展乃至整个广
东文坛带来了哪些影响？

吴武林：当时的鲁迅是
一位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作
家和思想者，他的到来对广
州来说是件大事，而且影响
至今。鲁迅南下广州一方面
抬升了广州文化的台基，另
一方面也带来了新文学思
想，同时他还在中大开设了
三门课程，无形中影响了一
批学生。

鲁迅在广州开设北新书
屋、出售文艺类书籍、发表各
种演讲、扶持文学青年办文
学社团，这对广州一批进步
文艺青年都产生了影响，大
家都把鲁迅当作自己的精神
领袖。

鲁迅去上海后，仍与一
大批广东左翼文艺青年来
往，欧阳山、草明、蒲风、林焕
平等都受过鲁迅的影响。此
外，冯乃超、洪灵菲与鲁迅同
是左联七常委，他们中不少
都是左翼文艺阵线里重量级
的成员。

1927 年 1 月 18 日，接
到中山大学聘书的鲁迅乘

“苏州”号轮船由厦门抵达
广州，入住学校“大钟楼”
西面二楼的一个房间。两
个月后，鲁迅搬到了白云
楼。

故而，广州有两处纪
念鲁迅的旧址：一是位于
文明路 215 号中山大学旧
址的“广州鲁迅纪念馆”，
另一处是位于白云路西段
7号的“鲁迅故居”。

“鲁迅故居”目前未对
外开放。但据鲁迅夫人许
广平生前的回忆，这个寓
所的会客厅设在入门处，
客厅的窗户正对着马路，
透过窗户，可窥见楼外的
一切景物。在这里，鲁迅
写下了名句“人类的悲欢
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
吵闹”，至今广为流传。

鲁迅在大钟楼的起居
室与白云楼很相似，房间
摆满了线装书，灰蓝色的
窗帘前放着一张书桌。一
阵风吹来，窗帘微微晃动，
仿若能看到鲁迅当年在这
里伏案写《铸剑》的情景。

鲁迅与广州的相遇，
是一场双向的选择 与 奔
赴。彼时的鲁迅是文坛
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作
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
与成熟的标志，《呐喊》开

创了现代现实主义文学
的先河。他的学术研究
专著《中国小说史略》更
是一纸风行。

当时的广州文化界以
及青年学生，对鲁迅也充
满了期待和敬仰之情。广
州鲁迅纪念馆馆长吴武林
介绍，当年，鲁迅到达广州
的第二天，中山大学就在
大礼堂举行了热烈的欢迎
仪式。广州青年都期待鲁
迅能引领大家在“思想革
命”的战线上奋斗。

面对广州的热烈欢迎
和期待，鲁迅持冷静态度，
因为他是抱着“野心”来广
州的。1926 年 11 月 7日，
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写
道：“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
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
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
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
造一条战线，向旧社会进
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

来到大革命策源地的
鲁迅，写了不少与革命相
关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
文学》《答有恒先生》《革命
文 学》《在 钟 楼 上》等 。
1927 年 3月 29 日，鲁迅还
应邀到广州岭南大学参加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
会并发表演讲，希望青年
认识到革命任务的艰巨和
革命征途的漫长。

鲁迅来广州是多方面
原因促成的，其中一个重
要因素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出生于广州高
第街“许地”，许家被称为

“广州第一家族”。两人
1923年相识于北京女子师
范大学的课堂上，在广州
感情进一步加深。

“在广州，许广平既是
鲁迅的助教，也是他生活
中的向导。”吴武林说，当
时的广州说普通话的人不
多，鲁迅的演讲大半靠许
广平翻译。

去 越秀 山 五 层楼 游
玩、游览海珠公园、逛永汉
路……如鲁迅的长孙周令
飞所说，在许广平的陪伴
下，鲁迅迎来了他一生中

“最柔软的时期，也是他最
浪漫的时期”。

现在走进广州鲁迅纪
念馆，还能跟随“在钟楼上
——鲁迅与广东”展览重
温鲁迅当年在广州的寻常
生活。茶楼、酒家、影院、
公 园 ，皆 留 下 了 他 的 身

影。仅茶楼就有 20余间，
太平馆、陆园、妙奇香、陶
陶 居 ……1927 年 在 广 州
报纸《国民新闻》任副刊
主编的梁式曾经多次拜访
鲁迅。据他回忆，鲁迅遇
到精美的点心，“样样都要
试一下”，兴致非凡。

在鲁迅看来，繁盛的
广州不仅饮食“极便当”，
岭南佳果也令他印象深
刻。“广东的花果，在外江佬
看来，自然依然是奇特的，
我所最爱吃的是杨桃，滑而
脆，酸而甜，做成罐头的，完
全失去了本味。”除了杨桃，
鲁迅也品尝到正宗的新鲜
荔枝，“这回吃过了，和我所
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
就永不会知道。”

看电影也是鲁迅的一
大爱好，在《略论中国人
的 脸》一 文 中 他 这 样 描
述 ：“ 一到广州 ，我 觉得
比我所从来的厦门丰富
得多的，是电影，而且大
半是‘国片’，有古装的，
有时装的……”

1927 年 3 月 29 日下午，
鲁迅从大钟楼搬到白云楼寓
所，一同前来的还有许广平、
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
记》中，许寿裳回忆称，此间

“地甚清静，远望青山，前临小
港，方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
了”。

在广州，鲁迅写下了《可恶
罪》《小杂文》《略谈香港》等大
量尖锐的杂文和书信，还整理
了一批旧稿。《野草》《朝花夕
拾》都是在这个时期编订完成
的，鲁迅还续译了《小约翰》，校
录《唐宋传奇集》等。

“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
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
到空虚。”1927年 4月 26日鲁
迅在广州白云楼上写就的《野
草·题辞》，成为解读鲁迅文学
思想的关键钥匙。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
元宝指出，作为《野草》终篇的
《野草·题辞》，可以帮助我们追
问何为鲁迅的“过去的生命”以
及鲁迅对待这“过去的生命”的
复杂态度，“不仅忏悔着上下二
十年的生与死，也连通了辽阔
高深的天与地。”

在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朱崇科看来，透过《野草·题
辞》诗性的语言和别致的风
采，可以看到鲁迅的文学风
格、文体的转换。尤其是在广
州写就的《而已集》是鲁迅文
章“ 杂 性 ”的 充 分 体 现 ，自
1927 年之后，鲁迅的主要创
作文体就是杂文，纯文学的创
作很少见了。

如果说《野草·题辞》是鲁
迅散文诗纯文学创作上的一
座高峰，在广州发表的《魏晋

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则成为他学术研究成果中的
另一个高峰。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
酒之关系》首次提出“魏晋风
度”这一名词，并指出中国文
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
的历史现象，“曹丕的一个时
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
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
了一个新的领域。

从此，“魏晋风度”便在中
古思想文化研究领域扎下了
根，一批又一批学者如宗白华、
冯友兰、王瑶、李泽厚等人纷纷
撰文，成为魏晋风度研究的后
继者。王瑶在《中古文学史论》
中指出，他研究中古文学史的
思路和方法，深受鲁迅这篇文
章的影响。

鲁迅与香港有过三次接
触。其中两次是路过香港，
一次是1927年1月17日，他
由厦门赴广州路过香港，停
泊一夜；一次是同年 9 月 27
日，鲁迅乘“山东轮”离开广
州，前往上海，28 日路过香
港 。 较 为 深 入 的 接 触 是
1927 年 2 月中旬，鲁迅应邀
在香港作了两次讲演：18日
的讲题为《无声的中国》；19
日的讲题为《老调子已经唱
完》。

鲁迅在这两次演讲中指
出：“我们此后实在只有这两
条路：一是抱着古文而死掉，
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鲁迅
的文学思想在香港文坛直接
播撒了新文学的火种，引起
了广泛的共鸣，尤其是香港

的青年们直接受到鲁迅演讲
的影响，开始脚踏实地“去做
文学革命的工作”。

1927 年 7 月 11 日，鲁迅
在广州写下《略谈香港》。该
文写到了他在香港演讲的经
历，还提到他在从广州前往
香港的船上所遇见的“一桩
笑话”，有一个船员认出鲁迅
来，担心鲁迅前往香港会遭
遇谋害，一路上都忙着替鲁
迅计划上陆后如何脱身。然
而到埠后，那边既不禁止、也
不捕拿，但船员还不放心，临
别时再三叮嘱鲁迅，说倘有
危险，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鲁迅在文中写道：“我虽
然觉得可笑，但我从真心里
十分感谢他的好心，记得他
的认真的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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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广州，更重要的是
推动了新文艺运动在广州的
开展。

在来之前，鲁迅就想好要
联合创造社造一条战线，向旧
势力进攻。遗憾的是，当他来
到广州时，创造社的骨干郭沫
若与郁达夫已分别于1926年
的 7月和年底离开了广州，或
在北伐途中，或已回到上海。

鲁迅感受到广州文艺状
况之落寞，叹道：“在现在，青
年们有声音的，应该喊出来
了。因为现在已再不是退让
的时代。”随后，鲁迅与孙伏园
一起，在芳草街四十四号二楼
开办了“北新书屋”。书刊逐
渐从外地运来，小小的“书屋”
每天门庭若市，前来买书的青
年络绎不绝，这些带着新思想
的进步书籍极大地活跃了广

州的文艺气氛。
欧阳山在《光明的探索》

中写道：“鲁迅一来就把青年
们吸引住了，他那一举一动，
他的容貌、声音、外表，他的理
发问题、抽烟、服装以及著作
的介绍，都成了青年人谈话的
中心……”广州的进步文艺青
年都把鲁迅看成自己的精神
坐标。

1927 年 9 月 27 日，鲁迅
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到上海
后，他与冯乃超、洪灵菲、草
明、冯铿等广东左翼作家仍多
有交往。可以说，广东左翼文
学的繁荣与鲁迅精神的影响
有密切的关系。

同时，作为中国新兴木刻
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鲁迅
扶持和培养了一批广东籍青
年木刻家，对广东新兴木刻

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广州人李桦是最受鲁迅

赞赏的木刻家，同时鲁迅也会
指出李桦创作中的问题，期盼
他“以这东方的美的力量，侵
入文人的书斋去”。1934年，
李桦与赖少其、张影等人在广
州组织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
木刻社团——现代版画会，他
个人也成为响应鲁迅号召的
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此外，鲁迅还资助黄新波
等人编印出版《无名木刻集》，
并为之作序。1936 年，黄新
波、陈烟桥等在上海举办第二
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
亲临参观，并与木刻青年亲切
交谈。通过对李桦、赖少其、
黄新波乃至胡一川等人的熏
陶，鲁迅对广东左翼美术沾溉
无限。

鲁迅遇见的香港

记者了解到，新塘老火车
站站房目前既不是文物建筑，
也不是历史建筑，但反映了早
期中国铁路建设的水平以及
广州铁路的发展历程，是几代
广府人的铁路记忆，具有一定
的历史意义。

新塘老火车站直至改革
开放前后，一直肩负着繁重的
铁路运输业务。又因其架设
了中国香港与内地人员往来
的便捷通道，实现了人便其
行、货畅其流，成为中国香港
与内地之间经济互动、密切交
往的桥梁和纽带，新塘老火车
站又被誉为粤港“亲情线”。

1984 年，广深铁路通车
后，新塘老火车站发送的客流
量开始下降，新的新塘火车
站在该站以西数百米外建

成。到 2004 年，广深铁路绿
皮慢车停运后，新塘老火车
站不再办理客运业务 。 目
前，该站房作为广州工务段
的库房使用。

据悉，新塘老火车站站房
的迁移重建工作完成后，相关
方将会为其申报评定历史建
筑进行挂牌保护。据新塘老
站房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要
求，相关迁建方案严格遵循
《城市历史建筑保护》《历史文
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
《广州市历史建筑和历史风貌
区保护办法》等相关规定，并
参考文物建筑保护的相关条
例进行编制，在技术要求方
面，要求复建后的老站房达到
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证和挂牌
保护标准。

距今百余年，承载几代广府人铁路记忆

新塘老火车站站房将拆除迁移重建
新塘老火车站站房是中国铁

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管辖范围
内唯一一处百年建筑。资料显
示，新塘老火车站始建于 1908
年，于1911年前后随广九铁路通
车而开始营运。站房位于新建新
塘站的 12、13 股道之间，坐南朝
北，是一座一进三开间的砖木结
构建筑。其实心墙体采用石灰砂
浆砌筑，水泥浆勾缝，单檐屋面，
单层素瓦，屋檐外飘约两米，整体
建筑风格独特，颇具特色。站房
面阔二十余米，进深十余米，建筑
高度约五米，建筑面积约两百余
平方米。

近年来，在现新塘火车站的
改造扩建过程中，老站房一方面影
响了铁路轨道的铺设，另一方面其
周边建筑已全部拆迁，老站房成为
一座“孤岛”，周边环境不利于其活

化利用及管理。自2019年以来，
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与
政府相关部门协调沟通，要求对新
塘老火车站站房予以保护。

4月 13 日，迁移异地保护重
建的开工仪式在新塘老火车站站
房前举行。记者从早前公开的新
塘老站房施工总承包招标公告中
获悉，此番开工，新塘老火车站站
房将历经整体拆除、仓库保存、修
缮、组装重建等流程。按照计划，
新塘老火车站站房的拆除迁移工
作将在 4 月底前完成，重建工作
视最终的择址进度而定。

不过，新塘老火车站站房的
迁移重建条件目前还不容乐观。
记者现场看到，有百余年历史的
新塘老火车站站房内部构件风化
严重，墙面和屋顶有小面积的损
坏。根据相关修缮记载，目前，新

塘老火车站站房的整体结构保存
状况一般，存在多处人为后期改
造的情况。

记者还观察发现，新塘老火
车站站房背面临近广九线，其间
直线距离约5米。施工方需要在
施工时做好现有线路的保护，不
影响铁路运行。

熟悉古建筑修缮工程的建筑
设计师告诉记者，此类针对老建
筑的迁移重建工程，主要难点在
拆除和迁移。“整个过程就像搭积
木一样。先分块拆除，用线锯沿
着砖缝切开，再用材料将不规则
形状的构件箍牢，在极端情况下，
甚至要连带原来的建筑地面一起
拆除。木制构件无法通过外观判
断其内部情况，在运输和保存的过
程中，也要确保该部分构件的万无
一失，最后再进行拼组重建。”

迁移条件不容乐观 复建后将挂牌保护

新塘老火车站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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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夏，国共合作发动北伐战争。作为大革命策源地的广州，革命
氛围热烈。1927年年初，鲁迅便怀抱“和爱而一类的梦”从厦门到广州，在
中山大学执教。

从1927年1月18日到9月27日，鲁迅在广州度过的近九个月时光成为
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其生活、思想、文学创作方式都发生了改变。

“广州鲁迅”，是复杂、鲜活、多元而立体的。作为中国左翼文学的
旗手，鲁迅从广州革命的崛起和流变中对革命有了更深更广的认识；
作为广东女婿，鲁迅走进市井享受最真实的南国生活，在广州度过了人
生中最浪漫、最柔软的时期。

《永不休战》 汤小铭作（广东美术馆藏）

“在钟楼上——鲁迅与广东”展览上还原的鲁迅给木刻青年授课场景

一个深刻而柔软的播火者
“广州鲁迅”——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徐振天

始建于清末民初、距今百余年的新塘老
火车站站房将整体迁移重建！13日，记者接
到广州市民报料称，广九铁路新塘老火车站
站房举行了迁移重建施工项目的开工仪式。
随后，记者求证并前往现场了解情况。据
悉，新塘老火车站站房完成复建后，相关方
将为其进行历史文化遗产认证及挂牌保护，
进行活化利用和管理。


